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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鲁河辨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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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战国鸿沟水系、隋唐大运河通济渠、宋代汴河与明清贾鲁河是历史上黄淮平原最重要的水系。随

着鸿沟水系、通济渠与宋代汴河的湮废，明清贾鲁河的水运作用日益显著。明清之后，贾鲁河承担了沟通黄

河、淮河两大水系的历史重任。由于当前学界对明清贾鲁河的基础研究工作不够深入，因此对于贾鲁河的历

史产生了诸多错误认识。依据文献记载与河道考古资料，通过考证贾鲁河的名称由来、河道走向、形成背景与

性质等问题，可确认贾鲁河形成于明清之际，它不是战国鸿沟水系的遗存。再从其河道走向来看，其与元末河

臣贾鲁所开的黄河主泓贾鲁河段亦并非同一条河流，因此贾鲁河并非元代贾鲁疏浚。同时，由于贾鲁河形成

时间较晚，下游段更没有利用北宋蔡河故道行河，所以它与北宋时期的蔡河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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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鲁河是豫东地区一条著名的河流。贾鲁

河形成的历史虽然并不久远，但却对豫东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目前，伴随着

贾鲁河河道整治工程的展开，对贾鲁河的认识

也需要进一步的提升。鉴于当前对贾鲁河的研

究和文献梳理都较为薄弱，因此对这条与中原

息息相关的大河产生了诸多错误认识。本文针

对这些谬见，从历史与考古的角度来谈一谈贾

鲁河河名的由来、河道的变迁等问题。不当之

处，敬希指教。

一、贾鲁河非战国鸿沟水系的遗存

目前坊间出版有许多关于贾鲁河的宣传资

料，这些资料在谈到贾鲁河的起源问题时都将

贾鲁河归入战国鸿沟水系，认为今天的贾鲁河

河道即是战国鸿沟水系的遗存，这种看法无非

是要证明贾鲁河在中原地区有悠久的历史。其

用意虽好，但却与历史事实相违，因此是一种错

误的看法。贾鲁河非战国鸿沟水系的遗存，这

一点应该予以澄清。

历史上的鸿沟显然并不是单指一条河流，而

是以鸿沟水道为主干形成的沟通黄河下游与

济、汝、淮、泗诸河之黄淮平原上的水道交通网［1］229。

鸿沟水系的主体工程由战国时期迁都大梁的魏

惠王完成，《水经注》卷二十二《渠水》对于鸿沟

水系的开凿时间有两条重要记载，这两条史料

均引自《竹书纪年》，即“‘渠出荥阳北河，东南过

中牟县之北’条下载”和“故《竹书纪年》，梁惠成

王十年，入河水于甫田，又为大沟而引甫水者

也”［2］764。甫田即是指郑州东部中牟境内的圃田

泽，“大沟”即鸿沟，由此可知，魏惠王十年（公元

前 360年），魏国即着手开始开凿庞大的鸿沟水

系引水工程。再结合《史记·河渠书》所载：“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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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此引水渠口当在今河南

省荥阳市境。但因济水也是自汉代荥阳县境

（即今荥阳市东北）由黄河分流，而济水分河比

魏惠王十年所开之鸿沟渠口要早得多，且按《禹

贡》叙述，济水由黄河溢出后潴为荥，即形成荥

泽，荥泽在圃田泽西，即今之荥阳市与郑州市区

之间；但前引《竹书纪年》所载开鸿沟事却未提

及荥泽，仅提及“入河水于甫田”；由此再联系

《汉书·地理志》记河南郡荥阳县狼汤渠“首受泲

（济），东南至陈入颖”与《水经·渠注》所述“渠水

自河与济乱流”，这里之“渠”即狼汤渠，西汉时

之狼汤渠即战国时之鸿沟干渠；所以可进一步

断定鸿沟实际上从引河水之渠口至圃田泽西一

段是与济水同流，并注入荥泽，自荥泽流出后鸿

沟干渠即与济水分流，济水分南济、北济两支向

东北流去，而鸿沟干渠则东流入圃田泽。这既

避免了鸿沟干渠直接从大河引水工程之难度，

也保证了鸿沟干渠之水源［1］234-235。魏惠王十年

开凿的鸿沟水系工程，至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

前 339年）三月仍没有停辍，故《水经注》卷二十

二《渠沙水》“（渠水）东至浚仪县”条下又引《竹

书纪年》说：

《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三月，

为大沟于北郛，以行圃田之水。《陈留风俗

传》曰：县北有浚水，像而仪之，故曰浚仪。

余谓故汳沙为阴沟矣。浚之，故曰浚。其

犹《春秋》之浚洙乎？汉氏之浚仪水，无他

也，皆变名矣。其国多池沼，时池中出神

剑，到今其民像而作之，号大梁氏之剑也。

渠水又北屈，分为二水。《续述征记》曰：汳

沙到浚仪而分也。汳东注，沙南流。其水

更南流，径梁王吹台东。《陈留风俗传》曰：

县有仓颉、师旷城，上有列仙之吹台，北有

牧泽，泽中出兰蒲，上多俊髦，衿带牧泽，方

十五里，俗谓之蒲关泽，即谓此矣。梁王增

筑，以为吹台，城隍夷灭，略存故迹。今层

台孤立于牧泽之右矣，其台方百许步，即阮

嗣宗《咏怀诗》所谓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

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晋世丧乱，

乞活凭居，削堕故基，遂成二层。上基犹方

四五十步，高一丈余，世谓之乞活台，又谓

之繁台城。渠水于此，有阴沟、鸿沟之称

焉。项羽与汉高分王，指是水以为东西之

别。苏秦说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鸿沟

是也。故尉氏县有波乡，波亭，鸿沟乡，鸿

沟亭，皆藉水以立称也。今萧县西亦有鸿

沟亭，梁国睢阳县东有鸿口亭，先后谈者，

亦指此以为楚、汉之分王，非也。［2］769-770

由郦道元的注释可知，至魏惠王三十一年三月，

魏国在大梁城北又疏通拓宽了自圃田泽以东至

于大梁城北的鸿沟主干道，这条鸿沟主干河道

经大梁城北后，再绕大梁城东北再向南延伸，经

繁台城、古吹台向南，才被正式称为鸿沟，秦末

项羽与刘邦分地称王，据鸿沟为界就是指此而

言。由此看来，战国时期自圃田泽向东延伸至

于魏国大梁城北的鸿沟水系的引水主渠道，虽

然作用十分重要，但是不能被称为“鸿沟”或“大

沟”的，只有在大梁城东南繁台城以南的古水系

才有“鸿沟之称焉”。这一点是学界必须明确

的。

鸿沟水系是主干渠道绕过大梁城北再向东

并折而南流，并分为数支，广布于古黄河与济、

汝、淮、泗诸水流域之间，鸿沟水系的这数支分

流计有沙水（又称渠水、狼汤渠）、睢水、涣水（又

称潻水）、濄水（又称涡水、阴沟水）、鲁沟水、汳

水（又称济水、获水、甾获渠、丹水）、濮水，这些

河流连同附属于它们的支津共同组成了战国时

期的鸿沟水系（见图 1）。这些水道，大多为原来

就已形成的天然河道。大河与济水、淮水的一

些支流如汝水、颍水、泗水、肥水等自不待说，就

是汳水、睢水、涣水、濄水也都是原已形成的河

道。只是自吴王夫差开通菏水之后，魏惠王又

踵其后，先后开通了大沟（鸿沟），并开通了鸿沟

下端沙水与汳水、睢水、涣水、濄水、颍水等的运

道，使上述诸水形成了一个支脉众多、相互沟通

的运河网，遂成就了我国早期历史上这一厥功

至伟的水运工程［1］239。战国时期的鸿沟水系对

加快中原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过重要作

用。史念海先生甚至认为鸿沟水系的开凿促

成了当时“对于统一的要求”这种一统思想，对

于结束诸侯封国并立的局面是有一定的促进力

量的，也给统一局面的实现提供了相当重要的

条件［3］64。

鸿沟水系在西汉以后才开始逐渐走向萧

52



条。其中既有政治、战争、经济等人为因素，也

有自然因素。汉武帝元光年间，“河决于瓠子，

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4］1409。这一次黄河在今

河南省濮阳县瓠子决口，黄河溃水向东南冲入

大野泽后，又顺着菏水灌入泗水并继而南下流

到淮河中去。不仅菏水和淮、泗受到了它的灌

注，就是鸿沟的一部分也受到厄难。这几条运

河因为是人工开凿，河身本来就不太深，所以最

怕湮塞。它们的水源固然是由黄河流出的，实

际上还要经过一段济水。济水由黄河流出后，

流到荥泽（在今河南荥阳县东）中。荥泽水流缓

慢，可以沉沙，所以济水的水流和黄河不大一

样，其较黄河为清。上述运河经过这样的间接

关系，自开凿成功以后，就没有再湮塞过。此次

黄河决口，情形完全不同，决口的地方相当深

广，溢出水量非常巨大。黄河本来泥沙很多，如

果所泛滥的地方不是十分平衍，还可以利用水

力把泥沙冲走。可此次决口的地方正是广漠的

平原，水中的泥沙就慢慢淤积起来。假若黄河

的决口能早日堵塞成功，造成的灾害还不至于

这么的严重。不料决口的堤坝过了二十多年才

告合龙。在此期间，这几条运河就日趋湮塞

了。虽然还有几段因为离得较远，没受到太大

影响，可是由于彼此联络的功用没有以前好了，

效力自然不如往昔了［3］74。

总之，西汉以后，鸿沟水系既受黄河决溢泛

滥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也受社会经济以及战乱

纷争等人为因素的影响，鸿沟水系时通时断，漕

运交通也时兴时衰。其间虽也经历过多次疏浚

整治，但大多是出于一时军事、政治之需，概无

全盘长远的计议。因而其巨大的功效只是一时

在局部有所显现，始终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到

隋唐以后，鸿沟水系中的各个河道分别承担了

新的功用，再也没能从整体上如战国时那样发

挥其经济、社会作用［1］245。现存于世的贾鲁河河

道在中牟县城东北向南经韩寺镇北，再绕行东

南进入开封尉氏县境内后作南北流向并进入周

口扶沟县境，与战国鸿沟水系在大梁城东南古

吹台一带分诸水东南的记载完全不相吻合。因

此，贾鲁河河道与战国鸿沟水系没用任何关系，

更非鸿沟水系的遗存，贾鲁河的历史不能追溯

至战国时期的鸿沟。

图1 鸿沟系统诸运河图

贾鲁河辨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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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贾鲁河非元代贾鲁疏凿

现今的贾鲁河虽以元代治河名臣贾鲁之名

命名，但其河道并非元代贾鲁所开。元代建

立，河患日重，终元一代最大规模的治河工程

应该是由至正年间贾鲁主持的黄河治理。至

正四年（1344 年）五月，黄河先在白茅口（今山

东曹县境内）决堤，后又决金堤。“（贾）鲁循行

河道，考察地形，往复数千里，备得要害，为图

上进二策：其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

工省；其一，议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故道，

其功数倍。……十一年四月，命鲁以工部尚

书、总治河防使，进秩二品，授以银章，领河南、

北诸路军民，发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一十五

万，庐州等戍十有八翼军二万供役，一切从事

大小军民官，咸禀节度，便宜兴缮。是月鸠工，

七月凿河成，八月决水故河，九月舟楫通，十一

月诸埽堤成，水土工毕，河复故道。”［5］4291 经过

贾鲁治理过后的黄河干流因水深岸固才被称

为贾鲁河，在明代洪武以后又被作为黄河下游

的一股一直保持到明代嘉靖后期，前后也有二

百年之久［6］150。

经元代贾鲁施工以后的黄河下游河道的流

经路线，在《明史·河渠志》中记述得非常详尽，

弘治七年（1493年）二月刘大夏负责治理黄河采

取遏制北流，分水南下入淮的方策，乃浚仪封黄陵

冈南贾鲁河四十余里，由曹出徐，以杀水势［7］2012。

仪封在今开封兰考东南，黄陵冈当指今兰考东

北，曹县西鲁豫交界的一片岗地，大致即今太行

堤水库北岸，而贾鲁河在其南二里，河道当已为

水库淹没［6］158。自今兰考向东，《明史·河渠志

一·黄河上》载：“（嘉靖）三十七年七月，曹县新

集淤，新集地接梁靖口，历夏邑、丁家道口、马牧

集、韩家道口、司家道口至萧县蓟门出小浮桥，

此贾鲁河故道也。”［7］2037《明史·河渠志一·黄河

下》：“（万历）二十七年春，东星上言：‘河自商、

虞而下，由丁家道口抵韩家道口、赵家圈、石将

军庙、两河口，出小浮桥下二洪，乃贾鲁故道

也。’”［7］2066根据《明史·河渠志》中所提到的贾鲁

故道所行经的地名，新集南去商丘三十里；丁家

道口在商丘县北三十里，接虞城县界（《大清一

统志》归德府堤堰），即今道口镇；马牧集即今虞

城县治；司家道口、韩家道口均属夏邑，今图尚

存；赵家圈在萧县西六十里；石将军庙无考；蓟

门即冀门渡在萧县西北十三里；小浮桥在徐州

城东北，大河经其下合于运河［6］159。

综合文献中对明代贾鲁故道的记载，可大

体复原元代贾鲁河的河道流经（见图 2）。大致

为原武（今河南原阳县西南原武镇）黑洋山、阳

武（今河南原阳县）、封丘荆隆宫、中滦镇至开

封陈桥镇，……经仪封、曹县一带的黄陵冈南

后，……以下又经曹县新集、商丘丁家道口、虞城

马牧集，夏邑韩家道口、司家道口，经萧县赵家

圈、石将军庙、两河口，出徐州小浮桥入运［6］157-159。

由此可见，元代被称为贾鲁的大河，是指起自

仪封、曹县之间黄陵冈至于徐州运河之间的黄

河主河道而言的。开封以上以北的黄河河道

在元代并未得到过贾鲁的治理，因此，今天汇

集了郑州地区索须河、魏河（贾鲁支河）、金水

河、熊耳河、七里河、潮河、丈八河、石沟、小清

河、东风渠、马河等诸多支流水系后，再向东南

经开封朱仙镇、尉氏、西华、周口入淮河的贾鲁

河，毫无疑问与元代贾鲁疏浚的作为黄河干流

的贾鲁河完全是两条性质迥异的河流，是不能

相提并论的。

关于现今贾鲁河的名称由来，本文限于篇

幅不再赘述。但笔者想强调指出的是贾鲁河的

形成时间并不久远，它是在明代前期“北岸筑

堤，南岸分流”治黄策略影响下形成的一条黄河

南岸支流或泛道。1494年明刘大夏治河，在主

要疏浚前朝贾鲁大河的同时，又疏浚孙家渡河，

自中牟另开新河导水南行，河长 70里。这样，人

为疏浚、沟通了黄泛形成的排水河道，郑州洪涝

之水也得以汇此排泄，从双桥到中牟李胡桥—

城关北—板桥—朱仙镇—尉氏闹店—金针—永

兴—白潭，下再接北宋蔡河故道，通达周家口。

开始接近今贾鲁河线，但当时的记载也未称其

为贾鲁河。是年工程毕，竟同时疏浚了元末的

贾鲁大河和中牟黄泛水道，自此，人们开始把两

者联系在一起，乃至混淆为一，统称贾鲁河，贾

鲁河才被叫开［8］91。由此看来，现今贾鲁河的形

成乃是明清以来黄、淮交汇地区水系演变重组

的结果，实非元代贾鲁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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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贾鲁河下游非行蔡河故道

不仅明清两代以来的河南地方志文献记

载，即便是现代的文物、考古与地理学者在谈到

明清贾鲁河下游河道问题时，都以贾鲁河下游

乃行北宋蔡河故道。其说较有代表性者见于王

文楷、毛继周、陈代光等先生编著的《河南地理

志》。此说在谈到贾鲁河下游河道时称：“元、明

两代，为了沟通东南漕运，在汴、蔡河流的基础

上，开通了贾鲁河。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

黄河在开封北面的仪塘湾决口，汴、蔡河流相继

淤塞，江淮漕路断绝。加上开封以西的京、索、

郑诸水不能宣泄，为害甚大，为了开通漕路并宣

泄沥涝，工程尚书贾鲁主持疏通汴河、蔡河。明

正统十三年（1448年），黄河决口孙家渡（今郑州

西北）。弘治间，都御史刘大夏等人从孙家渡引

黄河水东南流，沿宋代汴水的上游，下游蔡河故

道，经郑州北之双桥北、张桥、姚店堤，入中牟县

的张胡桥、毕桥、十里铺、中牟县城北、板桥、店

里口入开封，下接西蔡河故道，经朱仙镇、腰铺、

闹店，至夹河集入尉氏，经金针、十八里、张市、

永兴西，由白潭入扶沟县，接东蔡河故道，至商

水县汇颍水，称为贾鲁河。”［9］259此说影响甚大，

在这里笔者想进一步说明的是明清贾鲁河下游

并非以宋代蔡河故道为指归。

蔡河又称惠民河，北宋一代形成以首都开

封为中心的汴河、惠民河（蔡河）、五丈河、金水

河四大漕渠体系中惠民河的地位仅次于汴河。

京师开封赖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

派引脉分，……所以无匮乏之忧。”按《宋史·河

渠志四》载：“蔡河贯京师，为都人所仰，兼闵水、

洧水、潩水以通舟。闵水自尉氏历祥符、开封合

于蔡，是为惠民河。洧水自许田注鄢陵东南，历

扶沟合于蔡。潩水出郑之大隗山，注临颍，历鄢

陵、扶沟合于蔡。凡许、郑诸水合坚白雁、丈八

沟，京、索合西河、褚河、湖河、双河、栾霸河皆会

焉。犹以其浅涸，故植木横栈；栈为水之节，启

闭以时。”［10］2336。蔡河以开封为中心分为上、下

两个河段，上段河道在开封城之西，又称闵河，

下段河道出开封城向南至陈蔡之间，称为蔡

河。邹逸麟先生据《宋史·河渠志》《宋会要辑

稿》等文献考订认为惠民河上段，即闵河当由南

北濮水故道引洧潩为上源，沿着丘陵地的边缘，

东北经新郑东、尉氏县西二十里，再东流入开封

城内。由外城南面的戴楼门傍广利水门流入，

东流折南，由陈州门傍普济水门流出，以下称为

蔡河［11］。现在开封城自由路南段仍有东、西蔡

图2 元末贾鲁河流经示意图

贾鲁河辨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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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湾地名，应该就是宋代惠民河即蔡河河道的

遗存。由宋初建隆二年（961年）“导闵水自新郑

与蔡水合”的记载来看，蔡河上段河段是在新郑

境内引洧水经尉氏自西南向东北流入开封城内

的，这与明清贾鲁河上段在开封西完全相反。

明清贾鲁河上段在开封西的中牟县境内作西北

东南流向，经店李口再至朱仙镇，这段河道与

“导闵水向新郑与蔡水合”的蔡河上段，不仅河

道流向完全相反，而且河流的源头也迥然不同，

因此，明清朱仙镇以上的贾鲁河不大可能行北

宋西蔡河即蔡河上段故道。

宋代东蔡河在开封城西由戴楼门进入开封

城内后，再向东南由陈州门流出开封城，故《东

京梦华录·卷一·河道》载：“穿城河道有四，南壁

曰蔡河，自陈、蔡由西南戴楼门入京城辽绕，自

东南陈州门。”［12］27东蔡河流出开封陈州门外后，

经今开封城南祥符区百亩岗东，过范村、大小关

头村，经今赤仓南、通许北，由通许县向南流入

今周口境内。之所以将出陈州门后的东蔡河推

定在此线上，是因为李濂在《汴京遗迹志·卷七》

中对宋代陈州门外蔡河上关闸口的记载甚确：

“……独乐闸在城东南白墓子岗之东，赤仓闸在

城东南赤仓保之西，万龙闸在城东南赤仓保之

南。以上诸闸，俱为蔡河而设，元末废坏，洪武

初重修，二十四年黄河南徙，蔡河又闸皆为淤

塞，不可复见矣！”［13］105“白墓子岗、赤仓，一在

‘城东南十五里’，一在‘城东南三十里’。其地

应即今开封市南和东南的百亩岗，……今开封

市东南、赤仓之西有大、小关村，应是后周至金

末临蔡关所在地，明洪武二十四年以前的赤仓

闸，当在此附近。”［14］52

通许以下的蔡河上，宋代多设拦河锁对过

往商船征收商税。陈有忠、陈代光先生考订通

许县至淮阳县北蔡河上的拦河锁计有数处，这

几地置锁处分别在咸平，即今通许县；建平，即

今太康县常营瓦镇子封；长平，故址即今西华县

田口乡董城村；古粮城，即今淮阳县南二十里的

平粮台。自淮阳县平粮台向东又南有蔡河口地

名，应该就是《元丰九域志》陈州项城县条下的

蔡口镇故址。蔡口当是蔡河入颍河的河口，宋

代因水运的发达而形成了商业市镇。由此来

看，东蔡河下段当在今通许县城向南进入周口

太康境内，经太康县常营镇西南瓦子村向南至

西华县，自西华县田口乡董村绕淮阳县城西、

南，经淮阳县南平粮台再向东南入颍河。现在

与淮阳县北邻的颍河左岸，沈丘县境内仍有老

蔡河地名，沈丘县境内的这段老蔡河很可能是

与淮阳平粮台下南流的河道。以上就是北宋蔡

河故道的大致流经情况。

再比较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新修祥符

县志·卷七·河渠志》中所记载，贾鲁河河道的流

经情况来看，明清贾鲁河完全没用利用北宋蔡

河故道，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光绪朝《新修祥

符县志》贾鲁河河道条下载：

受京、索、须、郑诸水，经朱仙镇、吕蒙

潭至扶沟者是也。《豫乘识小录》云：贾鲁

河、汴河之南支也，汴河有二支，东注一支

为汴，南注一支为沙，至元元二十七年黄河

决始淤塞，东流一支今止存，南注一支经元

臣贾鲁疏浚，经荥阳城东北流十余里折而

东，曰“索河”，即古东索地，东经河阴南境

有京河，西南自反确泉来会；又东经荥泽，

南有须河，南自山中数源合而来，会折而东

南流经郑州；北有东京河，西南自山中东北

流，合一水来会，经中牟入祥符境之朱仙镇

（距省东南四十五里）王家潭，至扶沟东北

受双洎河；又东南入西华境，城西北东三

面，又东南经李方口西，又东南和颍、汝二

水入商水境，经周家口又东受清水及柳庄

河水为白马沟。［15］264

由光绪朝《新修祥符县志》中的贾鲁河流

经，可知贾鲁河自中牟经朱仙镇向南经吕家潭

至扶沟县境，再由扶沟至西华县境内绕经西华

县城的西、北、东三面，再向东南经过李方口与

颍、汝二水合流。明清贾鲁河在周家口附近与

颍、汝二水相汇在商水县北，这与古蔡口相距很

远，因此，明清贾鲁河的下游并非利用北宋蔡河

的故道。

总之，明代前期以后，黄河下游河道发生过

重大变迁。在这一巨大变迁影响下，黄淮海平

原的水系与水系构成也因之改易。由于黄淮海

平原上的水系在明代以后进行了新的重组，因

此，一些老河的湮没与另外一些新河的产生便

成为这一区域内自然变迁的必然，这才是贾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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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形成的根本原因所在。关于此，已有专文探

讨，在此不再赘述。联系贾鲁河形成的历史背

景与自然条件，笔者想强调说明的是作为中原

地区的一条著名河流，贾鲁河与战国时代的鸿

沟水系无关，它在行河过程中也未利用过北宋

蔡河故道，更非元代贾鲁名臣疏凿，这些观点是

我们对贾鲁河历史的一个基本判断和认识。

参考文献

［1］陈桥驿.中国运河开发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陈桥驿，叶光庭，叶扬，译注.水经注全译：下［M］.贵

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3］史念海.中国的运河［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邹逸麟.元代河患与贾鲁河［M］//黄河史论丛.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7］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62.
［8］于革等.郑州地区湖泊水系沉积与环境演化研究

［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9］王文楷，毛继周，陈代光，等.河南地理志［M］.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10］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邹逸麟.宋代惠民河考［J］.开封师范学院学报，

1978（5）：64-72.
［12］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邓之诚，注.北京：中华书

局，1982.
［13］李濂.汴京遗迹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14］陈有忠，陈代光.北宋时期的惠民河［J］.史学月刊，

1983（2）：51-56+70.
［15］开封市祥符区地方史志办公室.新修祥符县志：卷

七［M］.光绪二十四年整理本.

On the Problems of Jialu River’s Research

Wang Lin

Abstract: The river system of Honggou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Tongji canal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Bian river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Jialu river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river systems in the Huang-huai plain.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river system of Honggou, Tongji canal and
the Bian river in Song dynasty, the water transport function of Jialu river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After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Jialu river undertook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of connecting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Huai river. Because the basic research work of the Jialu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s not
deep enough, there are many wrong understandings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Jialu river.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cords
and the archaeological data about the Jialu river,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the name of the Jialu river, the
direction of the river course, the background and nature of its formation. We can confirm that the Jialu river was
formed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it is not the remains of the Warring states Honggou river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iver course, it is not the same river as the section of Jialu river which is the main part
of the Yellow River opened by the minister Jialu at the end of the Yuan dynasty.At the same time, due to the late
formation time of Jialu river,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river did not make use of the old path of Cai river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so 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Cai river.

Key words: Jialu river; Honggou water system; old course of Cai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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